












“文革” 十年 , 戏曲舞台一派荒芜 , 除
了几部 “样板戏” , 一切艺术活动几乎全被
扼杀 , 喜剧创作更是无从说起。浩劫过后 ,
大地回春 , 大批被禁锢多年的戏曲传统剧目
重新搬上城乡舞台 , 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
的文化需求。其中最受欢迎的 , 是 《春草闯












子尤金强抢民女李倩娘 , 正欲拜堂成亲 , 奏
凯还朝的安国侯义子刘钰闯入喜堂 , 夺走倩
娘。于是刘 、 尤两家同时状告对方夺妻 。尤
金的姐夫并肩王是当今皇叔 , 刘钰的义父安
国侯是统领兵马的大元帅 。二龙夺珠 , 吓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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爷一边 , 他认定花堂抢亲 , 错在刘钰。于是
上任后第一件举措 , 就是以送礼为名闯进并






为震惊 , 也置他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。经过一
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一夜的苦思冥想 , 徐九






型:他才高八斗 , 学富五车 , 却因相貌丑陋
而沉抑下僚;久不得志 , 却一朝时来运转 ,
平步青云 , 陡升高位;大权在握 , 又泰山压
顶 , 两头受气;欲扶正祛邪 , 又举步维艰;
最后虽然惩恶扬善 , 却不得不挂冠而遁 , 永
别仕途。作者把这个丑角扮演的好官始终放
在权与法 、公与私 、 恩与怨等尖锐复杂的矛
盾斗争的焦点上 , 使其性格得到充分的展
示:他热衷仕途 , 对个人恩怨耿耿于怀 , 但
又深明大义 , 是非分明;他既有个人升官的
小算盘 , 又有治国安邦的大抱负;他看似迂



















古往今来 , 公案戏 、 清官戏比比皆是 ,




腐干” , 调侃式地刻画了其丑陋的外貌 , 还
别开生面地写了徐九经一系列缺点和失误;
出于个人恩怨 , 他一登场感情上就完全倾向
于并肩王一边;由于先入为主 , 主观臆断 ,
他错误地采取了一系列惩治受害者 、保护真
凶手的措施;他处处巧施智谋 , 自以为得
计 , 实际上却 “自己挖坑自己跳” , 将自己
一步步逼进绝境 。作者巧妙地以此为铺垫 ,
为后面真相大白时主人公灵魂深处的美与
丑 、是与非 、 良心与私心的大搏斗蓄足情
势 , 并在这场心灵的大搏斗中最终完成人物
形象的塑造。这是以往的清官戏中难得见到









核心唱段 , 以 “一字韵” 的形式 , 在三十几
句唱词中一气呵成七十几个 “官” 字 , 如急
风暴雨一般 , 将主人公内心激烈翻滚着的焦
虑 、 愤懑 、忧伤 、感慨等种种感情 , 迸发无
遗 , 取得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。
《徐九经升官记》 因 “二龙夺珠” 而引
发一场 “小官审大官” 的闹剧 , 高甲戏 《凤




因弹劾严嵩下狱 , 李元顺一家逼少卿退婚 ,
转将女儿许配给严嵩之孙 。沈少卿走投无路
之际 , 得渔民李伯父女救助 , 与李女春娘
(大名亦为月娥)订下终身。不久严嵩倒台 ,
沈炼擢为相国 , 沈少卿高中状元。李元顺一






而一旦沈炼下狱 , 就立即逼沈少卿退婚 , 并
迫不及待地转向严府求亲;当获悉严嵩可能






的情况下与之订亲。作者用 《惊变》 与 《悔
变》 两场写尽了政治风波的险恶与官场变色
龙的卑劣 , 又用穿插其间的 《惜留》 、 《惜
情》 、 和 《惜爱》 描画了春江渔家的安谧和
下层民众的纯朴善良 , 为以后的剧情作了有
力的铺垫 。
严嵩倒台 , 沈炼复出 , 落难公子沈少卿
也中了状元 , 眼看就是皆大欢喜的 “大团
圆” 了。然而 《凤冠梦》 的脱俗之处 , 就在
这看似就要收场的地方突起波澜 , 利用二女






拦 , 沈少卿当然不认旧帐 , 于是自然引出了
“凤冠三讼” :
“一讼” 主审者为应天知府吴乙九。他
官小职微 , 奉命 “小官审大官” , 自然难以
措手 。为保乌纱帽计 , 他故作糊涂 , 先让二
娥说明为何爱沈少卿。当听说侍郎千金爱的
是凤冠霞帔 、 诰命敕封;而渔家女爱的是沈
郎为人时 , 他来了个 “各得其所” , 将凤冠




休 , 于是有了 “二讼” 。
“二讼” 的主审官是都察院御史赵基 。







“你可多得一个 , 已是占了便宜。” 此举遭到
少卿 、春娘的强烈抗议和沈炼的干预 , 于是





情之后 , 他以欲擒故纵之法 , 先判沈少卿与
李月娥成婚 , 却又以其 “既订侍郎之女 , 又
与渔家姑娘私订终身 , 假告退婚 , 实是欺君
罔上” 的罪名 “革去状元功名 , 永不录用”。
侍郎千金一见凤冠霞帔落空 , 急忙反悔 , 并
不顾其父阻拦 , 出示退婚书。然而有此文书
为证 , 沈少卿不但与她无干 , 而且赖婚罪名
不辩自明 , 于是邹应龙据实而判:沈少卿无
罪 , 给还冠带 , 准与渔女李月娥完婚 , 一应
封赠 , 悉归渔女 。侍郎千金的凤冠梦不但落
空 , 而且其父的乌纱帽也岌岌可危了。
清代戏曲家李渔曾总结创作经验道:
“全本收场 , 名为 `大收煞' 。此折之难 , 在
无包括之痕 , 而有团圆之趣……水穷山尽之
处 , 偏宜突起波澜。或先惊而后喜 , 或始疑
而后信 , 或喜极 、信极而反致惊疑 。务使一
折之中 , 七情具备 , 始为到底不懈之笔 , 愈
远愈大之才 。” (《闲情偶寄》 卷四)《凤冠
梦》 的作者在 “大团圆” 触手可及之时 , 宕
开妙笔 , 构思了 “三讼” 情节 , 三个主审官
性情迥异 , 三个公堂各具特色 , 三次判决别
出心裁 , 在将剧情一步步推向高潮之际 , 波
澜迭兴 , 妙趣如潮 , 诚为 “到底不懈之笔 ,
愈远愈大之才” 。
高甲戏历来以擅演讽刺喜剧见长 , 丑角
表演艺术十分发达 。 《凤冠梦》 充分发挥了
这一剧种优势。剧中不但有李元顺 、 吴乙
九 、赵基三位官袍丑 , 还有李夫人的丑旦 ,
侍郎千金的花旦跨丑旦 , 真可谓 “群丑乱
舞” , 妙趣横生。尤具特色的是第六场扮演
吹鼓手的四个 “傀儡丑” , 他们迈着呆板而
整齐的步伐 , 忽而昂首高奏 , 忽而躬身低
吹 , 忽而两两相对 , 忽而一字排开 , 手眼身
步协调有致 , 动作表情极为滑稽。而且他们
虽然为龙套 , 却卷入戏剧冲突 , 在李元顺和
沈少卿的纷争中 , 随着二人的指令 , 忽而向
东 , 忽而向西 , 直吹得晕头转向 , 最后无可
适从 , 跌坐在地 , 瞎吹一气 , 在短短几分钟
内 , 制造了一个与剧情紧密结合 、 气氛极为
热烈的喜剧场面 , 堪称神来之笔。
官场变色龙李元顺机关算尽 , 美梦成
空 , 落得一场嗤笑 , 而在龙江剧 《皇亲国
戚》 (王毅编剧)中 , 李元顺的同道们却要
比他幸运得多 。该剧中的华山知县沈梦得及







真的不顾廉耻 , 夜入花园自荐献身 , 却被师
爷白忙移花接木 , 捡了便宜。最为精彩的是
第二天正式拜堂时 , 沈知县发现真相 , 叫人
绑起这位冒名顶替的假女婿时 , 白忙却不慌
不忙发一声喊:
慢!告诉你 , 国舅爷昨晚已离开县衙 ,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戚! 谁也奈何他们不得。于是一场闹剧 , 就
在这伙跳梁小丑的弹冠相庆声中收场。
在封建社会里 , 皇亲国戚拥有极高的特
权 , 一旦跻身其中 , 终身受用不尽 。所以沈
梦得 、 白忙等人才那么不择手段地攀龙附





言 , 只好含混其辞 , 遭到皇帝责罚 。惟太医
李珙聪明过人 , 将所切喜脉说成 “风邪入
内” , 处方是急招驸马冲喜 , 于是新科状元
柳怀玉被选入宫中。不料这书呆子以妻亡誓
不再婚为辞 , 并自告奋勇为公主诊治。当他
将真相奏明时 , 皇帝龙颜大怒 , 将他打入死
牢。太医胡植一度违心附和李珙 , 后为救状
元 , 又连夜进宫说明真相 。公主亦直承其
事。皇帝恼羞成怒 , 赐胡植 、 公主自尽 。胡
植助公主出逃 , 自己却和柳怀玉一起被押赴
刑场 。公主赶去阻刑 , 意外地发现状元就是
自己的夫婿。奉命监斩的李珙见机行事 , 请
皇帝赦免胡 、 柳和公主。最后胡植被放还
乡 , 李珙荣升一品太保 , 柳怀玉与公主正式
成婚 。





皇帝 , 娇羞而略带调皮的公主 , 端方而不失
幽默的状元 , 还是外圆内方的胡植 , 善良而
又泼辣的胡涂氏 , 无不刻划得形神毕现 。然
而全剧用力最多 , 性格最为丰富多彩的 , 还
是那位圆滑世故的李珙太医。这是个亦正亦
邪的人物 。在诊出喜脉时 , 他以 “风邪入
内” 巧妙地掩饰了真相 , 既使自己免遭厄
运 , 也搭救了他的同僚。为消除后患 , 他坚
请为公主冲喜 , 却害了状元公 。他本无害人
之心 , 却一而再 、再而三地陷他人于困境 。
他本是医林高手 , 却当了监斩官。他既媚言
惑主 , 逢迎拍马 , 又花言巧语 , 智救了三条
人命 , 并玉成了公主与状元的婚事……这个
人物本身就是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 , 因此虽










假话与谎言 , 本是人人厌恶的 , 然而在
政治生活中 , 它常常又具有真话所难以达到
的神奇功效。正如剧中最后一场 , 李珙奉命
监斩状元与故人胡植 , 即将手起刀落之际 ,





浩荡 , 天下一统 , 政通人和。非是礼义之
邦 , 道德之国 , 哪有这样的烈女 , 这样的忠
臣 , 这样的贤妻良母?” 一席话说得皇帝十
分受用 , 连赞 “讲得好 !讲下去。” 于是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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趁热打铁 , 声称 “万岁仁慈似爹妈 , 哪里舍
得把人杀 ?圣上知臣心肠软 , 逢年过节都不
敢杀鸡鸭 。因此上特派我御医来监斩 , 只不
过告诫臣民守王法 。” 为皇帝赦免诸人铺下
台阶 , 也为一应人等做下顺水人情 。
在新时期戏曲喜剧中 , 李珙是个别具一
格的人物典型 , 他谙熟官场诀窍 , 摸准最高
统治者脉搏 , 故而能在谎言与真实之间 , 君
王与僚友之间 , 正义与邪恶之间进退自如 ,
周旋合度。这一人物是那一时代的合理产
物。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深刻 、 丰富而多元的
审美认识价值 , 十分耐人寻味 , 发人深思。
闽剧 《天鹅宴》 (陈道贵编剧)也是一
出表现谎祸的绝妙喜剧:唐太宗晚年溺于安
乐 , 闻忧则怒 , 于是群臣争报祥瑞 。洛阳都
督危得安驰马进京 , 急报河洛 “田蛾云集”
灾情 。沉迷于祥瑞梦中的唐太宗想当然地将
之听成 “天鹅云集” 东都洛阳 , 龙心大悦。
危得安目睹群臣报祥瑞者获重赏 , 报灾异者
受严惩 , 于是将错就错 , 谎报洛阳天鹅经月
不散 , 斗米四文 , 受到唐太宗表彰 。丞相房
玄龄知道真相又不便明言 , 遂力劝太宗驾幸
东都 , 意欲使之亲睹灾情 。不料唐太宗却因
此作出了荒唐的决定:在洛阳摆设天鹅宴 ,
同庆天下太平 , 并邀各国使臣观礼 , 以成千
古佳话。一出由谎言引出的闹剧就此开场:
都督危得安撒谎招祸 , 却把危机转嫁给洛阳
县令 道九 , 命他三日内捕捉天鹅百只 , 以
备圣宴;驱逐饥民 , 以正市容 。可怜这位芝
麻官上压下顶 , 走投无路 , 险些走了绝路。
而那位大唐天子在房玄龄引导下 , 提前来洛
阳微服私访 , 虽然访得真情 , 却遭到自诩有
“吃刀的嘴 , 化刀的肚” 的都督府衙役的盘
剥 , 并被群丐当面奚落 、 辱骂了一番:“骂
他是个安乐王 , 游山玩水逛洛阳。蛤蟆想吃
天鹅肉 , 黎民百姓遭殃! 骂他是条瞎眼龙 ,
虫灾看作大吉祥……如果碰到我李老拐 , 拔
下他龙须问端详!”
假象戳穿 , 龙颜大怒 , 唐太宗欲斩危得
安以泄心中愤懑 , 又无以发付浩浩荡荡前来
赴宴的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;欲以秋雁冒充
天鹅 , 那固执的 道九又坚决不肯以假冒
真。万般无奈的唐太宗只好化装成算命先生
亲往县衙劝诱 。无奈 县令谨遵皇上 “实事
求是” 圣谕 , 坚拒眼前说客 。太宗词穷理
屈 , 只好说出自己身份 , 却又被 县令当作
江湖骗子 , 狠狠打了一个耳光。从被蒙骗 ,
被辱骂到被掴打 , 唐太宗终于尝够了乐听
词的苦头 , 真所谓 “尴尬汉偏逢尴尬事 , 烦
恼鬼常找烦恼人” 。
戏的结局仍是皆大欢喜 , 野鹅冒充的天
鹅宴照常进行 , 各国使臣交口称赞 “贞观盛
世” , 文武百官极力颂扬 “千古一宴” 。在房
玄龄的极力劝谏下 , 唐太宗终于宽宏大量地
升 道九为四品都督。然而这位仁兄自谓如
此升官不光彩 , 意欲辞官回家卖臭豆腐 。正
当他高呼 “陛下” 时 , 深知他牛性的太宗怕
他又有什么惊人之言 , 急忙往他嘴里塞了个
鹅掌 , 道九过分紧张 , 骨鲠在喉 , 有口难
言 , 被急扶去太医院治疗 。一场闹剧在众人
的欢笑声中收场 , 而唐太宗笑得特别苦涩。
和 《喜脉案》 一样 , 《天鹅宴》 也十分
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, 几个主要人物都颇有
特色 。君臣之间 , 官民之间 , 夫妻之间及忠
佞之间的冲突都带有鲜明的性格烙印 , 人物
的行为都有着内在的心理依据 。这就使得情
节生动有趣而又不显浮泛 , 偶然性的 “巧
合” 、 “误会” 中透露着人物性格逻辑的必然
性。整部戏看起来似乎都是由 “一念之差”
发端:唐太宗无意间误听 , 危得安见风使舵
误报 , 房玄龄屈意劝驾 , 误招来更大谎祸 ,
唐太宗微服私行招来误骂和误打 , 最后不得










德 , 粉饰太平 , 那么骨头不硬的危得安自然
不敢直秉灾情 , 只好将错就错 , 将 “田蛾云
集” 的灾异改口成 “天鹅云集” 的祥瑞 。宁
当良臣不当忠臣的房玄龄虽然心知肚明 , 却
不敢犯颜直谏 , 所以只好以不伤皇上面子的
曲谏为斗争方式 。 道九坚持君王 “实事求
是” 的教诲不肯以假弄真 , 逼得唐太宗情急
之下脱口说出 “我乃当今天子” 的真话 , 因
此招来了一个耳光 , 这也是封建社会 “天无
二日” 观念的必然反映 。李世民 、 房玄龄 、
道九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, 由各自的
所思 、所欲 、所求而导致行为间的冲突 , 构
成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喜剧情节。而这些情
节的设计又是那么的天衣无缝 , 自然浑成 ,
既出意料之外 , 又在情理之中 , 回环曲折 ,
妙不可言 。




掘喜剧因素 、营造喜剧情境 、 运用喜剧语言
等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。这对提高喜剧表现能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善良的老农 , 为了维持十口之家的生计 , 他
想搞点家庭副业 , 却为当时的政策所不容:





将它们孵成小鹅 , 偷偷在湖边放养 。可是干
部还要割他的 “尾巴” , 他只得装作去城里







轿》 颇有几分相似 , 不过 《牛多喜坐轿》 中
的干部要割的是牛多喜一个人的 “资本主义
尾巴” , 而 《红柳绿柳》 中的干部要割的是
全村人的 “尾巴” , 于是全村人都动员起来
与干部 “捉迷藏” :
丁庄生产队长丁老旺知道上级只让种杂
交高粱 , 不让种黄豆 , 于是他把豆子种在田
中间 , 外边镶上一圈高粱 , 遮得严严实实。
认真负责的县委金书记深入田间检查 , 发现
了丁老旺的秘密 , 一怒之下撤了丁老旺的
职 , 叫常秘书留在村里帮助丁庄 “端正方




检查丁老旺家里 , 查过之后 , 再把各家的
“鸡狗鹅鸭 , 珍贵品种” 都藏到了丁老旺家
中。常秘书查完全村 , 看到 “尾巴” 已干干
净净 , 十分高兴 , 要表扬表扬这个被罢官的
老队长 , 于是又回到丁老旺家叫他写篇 “保
证” 好上报。不料 “保证” 刚写到一半 , 各
种禽畜一起叫了起来 , 从被褥下还探出一头
小牛犊来 , 气得常秘书大发雷霆:“好哇丁
老旺 !叫你种杂交高粱 , 你在地里掺假;要
割资本主义尾巴 , 你把全村的尾巴都藏在你
家!” 立即打电话向金书记汇报 , 不料却听
到这样的指示:“说什么错的又对了 , 对的
又错了 , 割过的就割了 , 没割的就不要割
了。” 原来是三中全会精神下来了。群众一
听 , 纷纷抱起自己的篮子 、 筐子 、 牛犊等
“尾巴” 欢天喜地回家去 , 连临近的 “先进
典型” 柳庄也闻风而动 , 大搞起副业来了。
这两部剧作都深刻揭露了极左路线给农
村造成的灾难 , 但却没将之写成 “伤痕文
学” 。作者立足于拨乱反正的今天 , 回顾那
段辛酸 、 艰涩的生活 , 从中找出荒唐 、 滑稽
的成分并予以浓墨渲染 , 让观众重温那段充
满愚昧 、 荒诞的往事而发出含泪的微笑 。剧
中许多本非喜剧性的细节 , 经过作者妙笔处
理 , 都成了精彩的喜剧片断。如 《牛多喜坐
轿》 中牛多喜给鹅送牢饭一节:











〔泥土臂套 “执勤” 红袖章上 。
泥土　　呃呃 , 多喜爹 , 你干什么 ?
牛多喜　给鹅送牢饭 !
泥土　　钟点没到 , 不许会客 。
牛多喜　那鹅不会死去?









笑 , 又令人恻然长思 , 其效果远非 “金刚怒









更使人发出深思的笑 , 掉泪的笑 , 成为辛酸
的喜剧 。” (《新剧作》 1981年第六期)。作














备 , 已经将抽香烟改为卷 “大炮” 了 , 因此
攒下五块钱 , 给孩子交了学费 。这一关过去
了 , 他老婆问他下回怎么办 , 秦干部回答
说:“大炮都不抽了 !” 如果他老婆问他再下
一回怎么办 , 恐怕他就无言以对了 。然而正
是这位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小干部 , 割起
“资本主义尾巴” 极为卖力 , 甚至到了不近
人情的地步 , 如将鹅挂牌游街 、代人坐牢就
是他的发明。不过一旦新的政策下来 , 他又
立马贯彻执行 , 并认为要割的是自己思想上
“左” 的尾巴 。这种干部文件水平不高 , 对
党的感情很深 , 凡是上面说的他就往好处
想 , 对于组织的意图 , 他总是不折不扣贯
彻。他们做了很多好事 , 可是当上面的政策





风云变幻 , 搞得他们谨小慎微 , 并形成了
“左” 比右好 , “左” 比右保险的思维定势:
“这些年来经验多 , 烧饼不住两面烙。左边
糊了不算错 , 右边糊了准砸锅 。左边出事整
一个 , 右边出事毁一窝。” (金书记语)因此
即使上面有了新的文件精神 , 他 “要转弯还
得要琢磨琢磨再琢磨”。为了琢磨文件 , 他
“夜夜熬到下三点 , 睡里梦里都嘟念。铅笔
用秃多少管 , 画了蓝杠画红圈 。” 当然 , 他
们的本质和出发点是好的 , 所以一旦吃透文
件精神 , 并深入调查之后 , 终于认识到了自
己以往的错误:“瞎指挥真把人害苦!” 并积
极予以纠正。这种可爱 、 可笑 , 又有几分可
悲的干部形象 , 是以往喜剧舞台上未曾见过
的。
然而最可爱又可笑的 , 是 《红柳绿柳》
中那位女主人公绿柳。这位柳庄的团支部书
记 , 极为天真也极为纯真地相信上级 , 在割
“资本主义尾巴” , 反对搞家庭副业这一问题
上她是那么的立场坚定 , 旗帜鲜明 。她曾像
对待她的那些小团员似的 , 召集母亲和姐姐
开 “家庭学习会” , 点名要她们表态该不该
跟丁庄的对象———那个搞 “资本主义尾巴”
最积极的丁老旺的儿子散伙。在自以为抓住
对象 “搞资本主义” 的罪证时 , 她立即与他
决裂:“我看你浑身上下全污染 , 我和你没
半句共同语言 。从今后井水河水两不犯 , 一
刀割断无牵连 。” 然而等到 “错的又对了 ,
对的又错了” 的时候 , 看到她最信赖的上级
金书记满头大汗地接受她母亲的批评 , 并真
诚地承认错误时 , 我们的团支书傻眼了:
“唉 , 俺真傻呀 !叫俺上东不上西 , 叫俺打
狗不撵鸡 。你派俺到丁庄去 , 乱割尾巴瞎积
极。弄得俺里里外外不落好 , 出进腼着厚脸
皮。昨天还是金凤凰 , 今天成了秃毛鸡!”
她不像金书记 , 金书记把思想搞通 , 就转过





笔。不难想象 , 当戏演到这里时 , 观众会发
出多少善意的笑声。





造外部氛围 , 大量运用喜剧手法 , 才使剧作
出现一些喜剧性 , 而主人公充其量只是一些
带有喜剧色彩的正面人物 。实践证明 , 这种
喜剧是不彻底的 , 它虽然也能让人发笑 , 但
总有生硬滞涩之感 , 甚至出现 “喜剧不喜”
的状况。这种状况 , 在湖南花鼓戏 《八品
官》 和陕西商洛花鼓戏 《六斤县长》 中得到
了根本的改变。
《八品官》 中的主人公刘二曾因 “走资
本主义道路” 被开除党籍多年 , 刚刚平反 ,
就毛遂自荐当上队长 , 还半是解嘲半是自诩
地称之为 “八品官” 。他爱老婆又有点怕老
婆 , 凡事又坚持原则 , 于是就 “小事情随弯
打窍跟她转 , 大事情我打定主意和她磨。”
常常和她死皮赖脸 , 软推硬磨。老婆与他
“约法三章” , 他硬抗不住 , 就来个 “阳奉阴
违” 。老婆和他去卖猪 , 想换回一台缝纫机 ,
他千方百计把她哄回家后 , 用卖猪的钱替生
产队买回榨油机 。他酒后迷糊 , 答应了岳父
“倒四六” 的请求 , 一旦清醒了又借酒遮脸 ,
软讨硬要 , 甚至拿大帽子压人 , 最终挽回了
过失 。 ……作者没有采用通常喜剧中惯用的
误会 、巧合等喜剧手法和技巧来营构喜剧冲
突 , 而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 , 去着意刻画人
物的喜剧性格 , 让这种性格自然地迸发出笑
料 , 推动剧情的发展 , 真正达到 “我本无心





决 , 全剧怎样收场 , 是关系全剧成败的关
键。作者没有像以往许多剧作那样 , 安插一
个偶然事件 , 使剧情急转而下 , 或请个什么
人来讲一通大道理 , 让双方心悦诚服 , 然后
欢喜收场 , 而是沿着人物性格发展逻辑 , 顺
理成章地引发出 “离婚” 的这一问题来 。忍





鉴传统戏 《老汉驮妻》 、 《哑女告状》 的形
式 , 演出了一场队长驮妻打离婚的喜剧 , 让
这对 “轻嗔薄怨总相怜” 的恩爱夫妻在临离
婚时还依依不舍地水中顾影 , 倾诉衷肠 , 在
人们忍俊不禁的笑声中 , 巧妙地使剧情发生
逆转 , 从而顺水推舟 , 重归于好 , 矛盾也得
到圆满解决。
《六斤县长》 中的牛六斤 , 是一县之长 ,
这在农村已是了不起的 “大官” 。何况他又
十分廉洁 , 坚持原则 , 这就极容易被写成整
天板着脸孔 , 一本正经发指示的干部形象 。
但是作者在塑造这个正面人物时 , 并没有搞
得很严肃 , 而是将他写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
有肉真实可信的党员干部 。不仅如此 , 作者
有时还以轻松愉快的笔触 , 开开这个正面人
物的玩笑 , 写出 、 写活了这一令人敬重的正
面人物富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性格 , 并由此产
生了令人喷饭的喜剧情节 。他号召农村群众








婆 , 感到有些愧疚 , 因此日常生活中比较迁
就她 , 久而久之便有些怕老婆 , 更不敢当面
锣对面鼓地去与她争执。他想把种鸡退还 ,
又怕老婆知道要吵闹 , 便和司机商定 , 半夜
里一起到自己家的鸡窝里 “偷鸡”。这两位
干此营生 , 均非行家 , 偏偏鸡婆又不听使






















早在七十年代末 , 京剧小戏 《一包蜜》
(余笑予 、 谢鲁编剧)就以喜剧形式 , 对社
会上拉关系 , 走后门 , 行贿受贿 , 巧取豪夺
等不正之风作了尖锐的讽刺与鞭挞: “东
`协作' , 西 `后门' , 南送礼 , 北招待 , 调
的调 , 派的派 , 混的混 , 赖的赖” , “瞪着
眼 , 鼓着腮 , 顺手拿 , 随便摘 , 又是吃 , 又
是揣” , “就是不愿掏钱买” 。对于那些 “什
么都兴试 , 自行车试骑 , 电视机试看 , 手表
试带 , 的确良试穿 , 连那个香烟还要试抽”
的权势者 , 作者通过剧中人之口予以辛辣的
讽刺:“这也试 , 那也试 , 赶明儿新修了火









暗中收下金桃 , 而吴金海出于猜疑和妒忌 ,
有意让群众误会振华送金桃给冯家 。一时真
伪难辨 , 谣言纷起 , 逼得振华差点儿走上绝
路。后来通过阿花丈夫阿丑百般努力 , 才澄
清真相 , 平息风波 。
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 , 一个人出名之后 ,
最容易遭到流言蜚语的中伤。众口铄金 、谣
言杀人的现象在现实生活里屡见不鲜 。 《鸭
子丑小传》 的创作初衷 , 乃在于抨击这种世
风。但作者在冷眼 “俯视这类现象后 , 就觉
得造谣者 、 传谣者不但可恼 , 可悲 , 可笑 ,
而且他们也同受诬者一样都是社会不良风气
的受害者 , 都令人可怜 , 可叹。” 因此突发
奇想 , 将这个本可写成悲剧或正剧的题材写
成了喜剧 。剧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流言 , 原是
产生于有意无意之间的。吴金海失落假金桃
于那只篮子里 , 事出偶然 , 原为无意。后来
他只是猜疑振华要把他解雇掉 , 就逢场作
戏 , 顺水推舟 , 让人误会振华送桃给冯家 ,
听任谣言传播。然而以讹传讹 , 弄假成真 ,
害得振华有口难辩 , 险些丧命 。在这里 , 不
仅生事者与振华并无宿怨新仇 , 而且传谣者
也与振华并无任何利害相关 , 信谣者又是振




的 “无” , 是包涵着普天下潜藏在人心深处
的妒意疑心 , 是全社会暗流于街头巷尾的歪
风邪气。它们如轻风淡烟 , 忽聚忽散 , 若隐
若显 , 可感觉而不可捉摸 , 然而却无时不
有 , 无所不在。一旦有隙可乘 , 便可顷刻之
间聚成狂风乌云 , 势可摧城。因此在写
《鸭》 剧时 , 就厚积薄发 , 淡化事因 , 把流
言的产生介于有意无意之间。误会之中 , 含






的旋涡之中 , 辩不清 , 脱不能 , 只会越陷越
深 , 束手无策。阿丑纯朴中含有狡黠 , 天真
中藏有世故 , 既自甘淡泊 , 又热爱生活;既
不多管闲事 , 又乐于助人;寄诙谐于憨厚 ,
发热情于冷峻。把这样的一个局外人引到戏
中来 , 让他冷眼识世态 , 热心解疑难 , 自有
许多谐趣 。这个戏如果单从正面冲突入手 ,
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悲剧 。但把阿丑这个
“丑角” 当作主角 , 戏的情调就变得轻快了。
从而生发出 “审妻” 、 “吊祭” 等极为精彩的
喜剧场面 。
阿丑自称 “小草不跟花竞秀” , “无怨无
恼也无羞” , 然而却外憨内慧 , 对阿花长处
弱点都了如指掌 。 “夫妻之间要和气 , 不因
小事争高低 , 她若损人来利己 , 我也不会和
稀泥。” 此乃阿丑处理夫妻关系的准绳。当
他一旦怀疑阿花收藏金桃时 , 就毫不含糊 ,
决定审妻 。然而他明知阿花聪明泼辣 , 单刀
直入 , 只会以卵击石 , 自讨苦吃 , 只能明修
栈道 , 暗渡陈仓 。他紧紧抓住阿花爱打扮的
心理 , 通过劝酒 、赞美 、 照镜 、试装而步步
深入 , 慢慢诱之 , 在一条长凳和一把竹椅上
做足了全剧最精彩的一场戏。最后水到渠
成 , 阿花情不自禁地亮出金桃 , 阿丑终于弄
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全剧终场之前 , 阿丑拦住了欲寻绝路的
钟振华 , 让他暂避一时 , 却谎称钟已投河自
尽。这时整个舆论又从猜忌 、 批评钟振华转
为同情 、 赞扬和惋惜。在众人的感慨 、 唏嘘
声中 , 阿丑让这场风波的 “罪魁祸首” 金海
与自己一齐 “吊祭” 振华 , 用一篇庄谐杂出
的祭文 , 纵放淋漓地抨击了社会上嫉贤妒能
的恶习和苛求活人 、 溢美死人的社会惯例 。
在笑声中澄清了是非 , 涤荡了生活中常见的
种种陈规陋习 , 害人者也真诚地流下悔恨的
泪水 , 从而达到作者冷眼看人 、热心讽世的
创作目的 。
与上述诸剧均系围绕某一中心事件展开
喜剧冲突不同 , 扬剧 《皮九辣子》 全景式地
描写了一个阿 Q 式的流氓无产者转变成社
会主义新人的全部历程。
皮九 , 这个 “不算正经 , 亦不算不正经
的庄稼人” , 解放前跑单帮时为对付流氓地




警察 , 还给自己封了个伪警长 , 因此成了
“历史反革命” ;又因为念了一首 “东风劲吹
红旗扬 , 城里办了火葬场 。革命左派带头
烧 , 贫下中农紧跟上” 的顺口溜而被打成
“现行反革命” 。 “文革” 结束 , 坐了十年黑
牢的皮九无罪释放 。当他拖着伤残之躯回乡
时 , 恰逢右派平反 , 补发工资 。皮九立即做
出了这样的推论:“他落实政策 , 我不也可








政策 , 然而上访申诉六个月 , 鞋底换了三次
掌 , 跑了许多部门 , 都是介绍信盖上大红
印 , 一推了之。当皮球被踢了无数次来回之
后 , 皮九终于踏精了门槛。他带着塑料布 、
烧饼 、牙膏 、牙刷 、 毛巾 、草纸等一应生活
用品 , 一头住进了公社办公室 , 与富有经验
的老文书打起持久战。老文书金蝉脱壳之
后 , 皮九又 “嘴边涂点红墨水 , 额角贴块橡
皮膏” , 大叫大喊后装死躺倒 。这一招果然




要和政府 “亲兄弟 , 明算帐” , 要求赔偿
“皮肉受苦费”。他的理论根据是:“三大纪
律八项注意 , 损坏东西要赔。皮肉比东西更
值钱 , 更要赔。” 参照右派的标准 , 他也要
二千元赔偿费。这一要求当然遭到拒绝 , 于
是他再上县城。




抚伤 , 恰巧为公社余书记看见 。不明底里的
余书记以为他和彭书记有什么关系 , 皮九顺
水推舟 , 佯称彭书记是他从小一块长大的老
朋友 。余书记大惊失色 , 十分殷勤地为皮九
穿衣 , 并一口答应他的赔偿要求 , 为他报销
所有上访车船费 。不料皮九从此摸准了干部
的弱点 , 专挑关键时刻来纠缠不休 , 要求补





在于社会 , 在于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 , 正如
火乡长分析的那样:
老皮九———天性不算太滑头 , 七斗八斗
斗成 “猴” ;半生还算守本份 , 七整八整人
变油;七踢八踢踢皮球 , 越踢越破缠脚头;
七哄八哄哄孩子 , 他得了糖豆要糖球。若说





之后 , 面对苦苦等他十年的顾二嫂 , 他在激
情澎湃之际还猛然想到:“死鬼兄弟要骂我
哩 , 说我抢了他的老婆 。朋友妻 , 不可欺 。
再说 , 她高低是教师的老婆 , 我娶了她 , 有
辱斯文……” 因此强抑住自己的感情烈火 。




机会 , 釜底抽薪 , 及时制止了他的无理取
闹。随后又晓之以理 , 动之以情 , 促成了他
和顾二嫂的婚姻 , 玉成了他女儿的婚事 , 并
因材施用 , 聘请他专门为乡镇企业催讨外
债。皮九从此走上了正路 , 三年内为公家讨




业户” , 皮九的精神境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。
最后 , 当某局长因一己私利 , 大发淫威 , 卡
住全乡的农用物资 , 连火乡长也不得不屈服
时 , 皮九却能拍案而起:
混帐 !他还像个共产党员 , 还像个干部
吗? 呸 , 连我皮九都不如 !我皮九当初不是
人 , 敲政府的竹杠 。可我是明打明敲 、 光明
正大;他揩公家的油水 , 专搞阴谋诡计 , 偷
鸡摸狗 , 还他妈的装个正人君子! 我当初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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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干部小闹闹 , 添点小麻烦 , 可他是拿一
个乡里的百姓开玩笑 !我老皮做事丢人 , 丢
的自己的面子 , 他丢的是共产党的面子 , 丢
的是政府的面子哎!
为了全乡的父老乡亲 , 皮九慷慨请战:
“我去 , 我去 , 我去告那些混帐东西! 就是
告不动他们 , 也要把他们搞臭 , 让他们烂成
臭狗屎 。” 最后 , 在乡亲们的簇拥下 , 这位
曾 “花一角三分钱上北京” 的 “上访专业
户” 西装领带 , 打扮得焕然一新 , 再次登上






期 , 扬剧作家苏位东一改风气 , 写了 《喜
娟》 、 《请客》 、 《修匾记》 、 《扎茶具》 、 《卖笤
帚》 等一组通俗小喜剧 , 通过乡村小镇的凡
人小事 , 写出了新旧交替时期各种人物的精

















一专演喜剧的地方戏曲剧种 , 早在五 、 六十






戏——— 《路灯下的宝贝》 (王辉荃 、 姚明德




《乐在其中》 、 《勿要板面孔》 、 《团团转》 、
《阿混新传》 、 《毛脚媳妇》 等一系列佳作 。
这些剧目摆脱了以个人表演为中心的 “独脚
戏” 的痕迹 , 重视整体喜剧结构 , 更新了单
纯以情节 、噱头取胜的传统观念 , 重视人物
塑造 , 着眼于写人写情 , 大大提高了滑稽戏
的文化品味。及至八十年代后期 , 张宇清一
人连续创作了 《土裁缝与洋小姐》 、 《多情的












活为背景 。剧中人物 , 无论是个体户 、 小老
板 、工厂女工 , 还是舞蹈演员 、 中学教师 、
大学毕业生 , 都是都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芸
芸众生。戏中所着力表现的 , 也无非是一些




事中 , 挖掘出喜剧性的内核 , 通过活泼而富
有趣味的场面和平易自然而又妙趣横生的语
言 , 激活了剧情 。当土头土脑的龙小林拉着
一辆 “上放一只洋机头 , 两只包裹 , 一串




其 “采桑舞” 时 , 观众已笑得前仰后合了。
而最后那段缠绵悱恻 、一唱三叹的 “小妹妹
送情郎” , 更将喜剧冲突推向了高潮 , 令人
拍案叫绝 。同样地 , 《多情的 “小和尚”》 中
陈和尚和冷月眉两人 “仇人眼里出西施” 的
过程也是笑料迭出 。特别是 “送菜流水线”
一出 , 小和尚谎称外送大批酒菜 , 将老和尚
使尽全身解数烹成的各色名菜传送到其冤家
对头冷月眉店中以解燃眉之急 , 甚至连两家
的冰箱也调了包 , 更是绝妙的喜剧场面 。而
陈和尚发现真相后气急败坏地挥舞菜刀痛骂
儿子 “既是甫志高 , 又是王连举 , 还要里通





生 , 一个高三数学教师 , 一个培养了数以百
计的科技人才的人 , 一下子要和茶叶蛋交朋
友 , 这篇作文的起伏也太大了。” 然而窘迫
的现实却不容他退却 , 于是有了以下这样绝
妙的喜剧场面:妻子要他用勺子敲三下锅
子 , 然后喊:“同学们 , 快来买诸葛老师的
茶叶蛋。” 第一次诸葛文战战兢兢地敲了三
下锅 , 硬是喊不出口;第二次重来 , 又因精
神紧张 , 敲了四下 , 忙说这回不行 , 多敲了
一下;第三回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敲了三下 ,
却喊出 “平安无事罗……” 诸葛先生敲三次
锅 , 观众大笑了三次 , 而且一次比一次强
烈。然而笑过之后 , 却让人感到难言的苦
涩。中学高级教师诸葛文的处境委实让观众
“想想好笑 , 想想要哭 , 越想越好笑 , 越想
越要哭” (作者语)。类似的情节在张宇清的
其他剧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。悲剧因素的巧












平喜剧的创作 ,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。与此同
时 , 喜剧独有的风姿和娱乐功能 , 也越来越
为生活水平提高了的广大观众所欢迎。我们
完全有理由相信 ,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
和社会生活水平 、 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,
戏曲喜剧的创作将迎来更为繁盛的明天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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